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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因滁河而得名。其支流清流河穿城
而过。

清流河发源于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分水岭地
带，纵贯今滁州市南谯区全境，全长约 84 公里。
它源自滁州北境磨盘山下之古仙居涧，沿途与梁
村涧、白茆河、瓦店河、白道河、红沙涧、小沙河等
山溪水流汇合，自北向南，经大柳镇、广武卫、珠
龙镇、龙亭口、沙河镇、乌衣镇，再折而向东，与来
安水汇合，至来安县汊河镇汇入滁河。

清流河上游，具有典型的江淮丘陵山区地
貌，地势高低起伏，山峦与丘陵绵延，其间，山深
林密，植被茂盛；其下，沟壑纵横，涧泉四溢，加之
江淮地区年均一个多月的雨季，充足的雨量，丰
沛的地下水，使这些青山土岭蕴含着丰富的水
养。经年历久，无数的山泉水眼对外渗透，形成
一条条川流不息的小溪，沿着砾石砂岩的山涧向
外流淌，几乎四季不竭。泉水叮咚，溪流淙淙，多
条山溪清泉汇聚成一条条小河，小河再汇聚成大
河，大河碧波荡漾，后浪推前浪，再顺着地势低洼
的平圩草泽蜿蜒回环，向南流淌，直到汇入滁河，
流进长江。

由于清流河流出于山涧，其源头清洁，上游
河道又多砾石砂岩，将流过的水体做了持续的过
滤，使得流向下游的河水，纯净透明，清如玻璃，
其水色清灵亮绿，能一望见底。人们据此称其为
清流河。

历史上，对于清流河的称谓有多种。不同地
区不同年代的人，对清流河的称谓各有不同，如

“白茆河”“北角河”“大沙河”“乌衣河”等等。不
了解清流河的人会误以为它们都是清流河的另
一种别称，其实，那是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人对
清流河其中一段的一种称谓，代表的是清流河特
有的自然属性，也是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对清流
河某一源流或河道的抽象表达。

“白茆河”是清流河西北方向的一条支流，在
今沙河水库上游，大柳镇与广武卫村之间，以沿
岸多白茆而闻名。“茆”即今天的“茅”，一种多年
生草本植物。开花时节，花茎强直挺立，高出于
草丛近一米，花穗以及上面白色的柔毛，犹如古
代将士兜鍪上带穗的盔枪，沿河水岸，点线成片，
素净如雪，极耐欣赏。

“北角河”是人们对清流河上游多源派入的
别称。清流河上游至少有四条主要源头——瓦
店河、盈福河、白道河、二道河。它们分别来自
西、西北、北、东北四个方向。其源头深入皇甫
山、磨盘山、蒙良山、嘉山、黄泥岗北之来安县练
子山、龙王山等滁州北境山区丘陵，部分至珠龙
镇上游汇集，部分至沙河镇段汇集。两镇上游的
数条源流，形如鹿角，位在北方，因此，清流河上
游部分被称为“北角河”。

“大沙河”，旧称“红沙涧”。在今黄泥岗镇境
内。今独山水库与来安练子山水库下游河段，二
道河的上游。由于该水源出自来安县北之龙王
山，其水质清纯，水色透明，下游河床多砾石黄
沙，一眼见底，故称“大沙河”。

“乌衣河”是清流河流入乌衣古镇河段。自
宋元以来，乌衣古镇商业繁荣，到了明清时期，水
运更加发达，沿江溯滁而上的江南商船，满载竹
器、木器、瓷器、缸坛盆罐等瓦器，来此交易，又将
清流河沿河圩区的米谷粮油满载而归。清流河
上，帆樯林立、商船栉比、往来不断。为了表达地
理位置，明确称谓，外地客商称清流河为“乌衣
河”，实际仅指清流河乌衣段。古镇人又据此称
对岸为“乌衣河北”。

清流河上游支流众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条
支流，还有小沙河、常家河、南湖河、独山水、菱溪
水、落马涧、凤凰沟等大小河水溪流。

清流河自北向南，到了乌衣河段，开始折而
向东。由此而下，作为主体部分，清流河再无其
他称谓。

历史上，清流河上发生的故事很多，但大多
已随时代更替而销声匿迹。南宋绍兴二年（1132
年），时逢乱世，清流县令梅俊迪为土匪王才所
杀，县丞张格非为县令，自称滁州通判。在滁州，
张格非胡作非为，专以发人窖藏，搜人遗物为事，

“所得甚多”。江东安抚大使叶梦得奏请乐亮臣
为滁州知州。乐亮臣到滁，张格非自知罪无可
恕，带着非法所得，装船沿清流河南下，准备逃离
滁境。乐亮臣事先派人携带枷锁，至乌衣大造舆
论，要逮捕张格非。张格非船行至乌衣，见到榜
文，听人议论纷纷，吓得弃船逃走，船上财物悉数
充公。

明崇祯九年（1636年），农民起义军高迎祥、
李自成由庐州分道攻陷含山、和州，进围滁州。
滁州知州刘大巩、太仆寺卿李觉斯百计保城，眼
见不支。明兵部侍郎、督山西陕西军务卢象升，
率总兵祖宽、游击罗岱、杨世恩等驰援滁州，与起
义军战于清流河畔五孔桥附近。起义军将领摇
天动马失前蹄，遭明军斩杀，明军乘胜追起败义
军。起义军越过清流关，奔至珠龙镇，珠龙桥桥
面狭窄且腐朽摇晃，起义军不知，前拥后挤，不少
人落入清流河中。时逢正月，数九寒冷，伤亡惨
重。《明史》称其“积尸填沟委壑，滁水为之不流。”
滁水，即清流河上游之水。

清朝康熙年之前，乌衣河上没有桥梁，居民
往来州、县二地只能靠摆渡过河。清康熙中叶，
南京一曹姓司农，船行至乌衣，泊舟清流河岸，听
岸上学童书声琅琅，甚为诧异，便离船上岸，与河
北岸开化观教书道人朱朴仙相见，两人一见如
故。朱朴仙被曹司农聘为幕友，一来二去，朱朴

仙将自己想在清流河上建一座桥梁的想法告诉
了曹司农，曹司农慷慨解囊，并联系下属一同捐
款，终于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建成了清流河
上独有的浮桥，从此解决了乌衣河无桥通行的窘
境。浮桥通行三百余年，直到乌衣古镇迁移，清
流河上新建了钢筋水泥结构的大跨度拱桥，浮桥
才被拆除。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河流航运的不断发展，
清流河上先后建设了乌衣港、滁州港，成立滁州
市航运公司。两港组织船舶往来运输于清流河、
滁河及长江、淮河之间。高峰时节，两港有船近
百只，最大单船运量达二百吨，从业四百余人，并
且拥有自己的船舶修造厂、机械装卸码头。直到
20世纪70年代，随着清流河上游沙河、独山、红石
沟、城西、燕子湾、练寺山等数座大中型水库的建
成并投入使用，清流河水位下降。1973年，下游
滁河人工开挖了一条马叉河引水入江河道，使得
清流河水位再次降低，水上运输难以为继。虽经
数次河道疏浚，仍不能满足船舶航运的最低要
求。清流河水上航运停摆。

航运虽然停摆，但清流河的水质尚且清洁。
至20世纪80年代，清流河城区东郊建造了一座
造纸厂，河水曾遭遇污染。随着政府环保意识的
不断增强，造纸厂于20世纪90年代停产，清流河
也逐渐恢复河畅水清。

如今的清流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带着
绵延的绿意穿城而过，已经悄然蜕变为一条集生
态、文化、休闲于一体的绿色长廊。这条流淌千
年的河流，已化作滁州城市肌理中一道灵动的风
景线，焕发出勃勃生机。

秋阳，像一柄被岁月摩挲得温润的
玉圭，斜斜切过定远县大剧院的玻璃穹
顶，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
光影。

定远县第二届“鲁肃杯”赏石盆景
文化交流展的展厅入口已如潮水般涌
来赏石爱好者——鬓发染霜的老者拄
着拐杖，眼神里藏着对奇石的执念；年
轻的姑娘举着手机，镜头追着石上的纹
路流转；还有背着画板的学生，想把石
中的山水风骨搬进画框。这是一场持
续七日的石界盛会，为古城带来一场奇
妙的视觉盛宴。

定远，这座浸润着三国风云的皖东
古城，因鲁肃故里的身份，而自带三分
儒雅。如今，奇石成了它新的名片。斋
朗、石门槛和凤阳山一带的山峦沟壑，
不知藏了多少亿万年的光阴故事。那
些被流水打磨、被火山淬炼的石头，终
于在这个秋天，以最本真的姿态，与世
人对话。

走进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玻
璃展柜。那五彩石的色泽，像被女娲打
翻的调色盘，赤橙黄绿青蓝紫，交织在一
块儿。质地又是十分细腻，指尖拂过，仿
佛能触到远古河床的温润。五彩石形成
于侏罗纪时期，流水带着不同矿物质的
泥沙，层层沉积，不知又经过多少万次地
壳运动的挤压，才酿成这般艳丽的色
彩。可谓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幅
自然油画。

玛瑙龟纹石上，布满细密的龟裂纹
路，浅黄与深褐相间，像老龟背上的甲
片，每一道纹路，也都记录着亿万年的风
雨侵蚀，引得观者纷纷驻足。竹叶石，则
以清晰的立体纹理独树一帜，石面上的
竹叶状图案，层层叠叠，翠绿如春日新
叶，墨绿似深秋老竹，叶脉分明，栩栩如
生，让人仿佛置身于细雨蒙蒙的竹林，能
听见竹叶沙沙的轻响。

展厅内，由十三方佛珠莲花石组成
的“十三棍僧救唐王”，堪称巧思。整个
组景，以一座微型少林寺寺庙模型为背
景，十三尊“罗汉”，均由形态各异的佛珠
莲花石组成。有的罗汉手持木棍，身体
前倾，仿佛正奋力向前冲杀；有的罗汉单
膝跪地，木棍横挡身前，摆出防御的姿
态；还有的罗汉昂首挺胸，眼神坚定，似
在呐喊助威。石体的赭石色与莲花部分
的灰白色相互映衬，搭配着背景中寺庙
的红墙灰瓦，让人仿佛穿越回隋末唐初
的古刹，听见了棍风呼啸、喊声震天。

在它不远处，另有一方佛珠莲花石
组景，名曰“佛山”，同样引人入胜。这座

“山”由数块莲花石堆叠而成，灰白色的
石体上，凹纹深浅不一。山上“爬”满了
十来个小罗汉，姿态各异。有手脚并用
向上攀爬的，有踩着凸起处稍作歇息的，
还有仿佛被山风吹得紧紧吸附在山体之

上的。这些小罗汉，或动或静，或喜或
嗔，惟妙惟肖，十分传神，让人不禁感叹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再往前走，一方沙漠漆石吸引了众
人目光。它形似《西游记》中的猪八戒，
圆滚凸肚的身体，肥头大耳，嘴角微扬，
手里还“握”着一把长长的钉耙，憨态可
掬。沙漠漆石是戈壁石的一种，因在干
旱多风的沙漠环境中，石体表面被氧化
铁等矿物质包裹，形成了一层光滑如漆
的外壳而得名。这方“猪八戒”沙漠漆
石，光泽细腻，恰到好处地勾勒出猪八戒
的轮廓，尤其是那嘴巴，伸得老长，让人
忍俊不禁。

展厅深处，一方虎皮石，颇具震撼
力。它身长如龙，形如马首龙身。石表
的斑纹恰似老虎的皮毛，深浅相间，纹理
清晰，充满了力量感。虎皮石又称“虎眼
石”，因其纹理与虎纹相似而得名，摸上
去质感坚硬，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温
润。这匹马首龙身的虎皮石，将石的刚
毅与想象中的神兽形象完美结合，在灯
光下泛着幽幽的光泽，极具视觉冲击力。

抢眼的当属一方名为“大地之眼”
的紫金石。黄色的山峦横卧，仿佛有夕
阳的余晖遍洒其上，泛着温暖的金光。
山峦中间，一座紫色的小山突兀而立，
而在紫色山形的正中央，一块椭圆形的
黄色石体，恰好嵌在其中，恰似一只睁
开的眼睛，瞳孔、眼白清晰可辨，仿佛能
看透大地的沧桑，洞察世间万物。这方

“大地之眼”，将紫金石的色彩与形态之
美推向了极致，黄色与紫色的碰撞，让
整个画面充满了张力，引得观者纷纷拍
照留念，啧啧称奇。

这场赏石盛会不仅吸引了定远本地
的爱好者，还引来了周边明光、凤阳、来
安、全椒等多地赏石协会的成员。他们
带着各自的珍藏而来，在展厅里交流心
得、切磋技艺。一位来自凤阳的老者，捧
着一方自己收藏多年的灵璧石，向身边
的人介绍着石上的纹路：“你看这道纹，
像不像一条龙？”旁边的人纷纷凑上前
去，啧啧称赞。

展厅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的
人蹲在展柜前，拿着放大镜仔细观察石
体的纹理，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有的
人围坐在奇石旁，争论着石头的产地和
形成年代，各抒己见；还有的人拿出纸
笔，认真记录着每一方奇石的特点和名
称，准备回去后细细品味。

走出大剧院，秋阳十分温暖。回望
这座建筑，仿佛还能看见那些奇石在灯
光下熠熠生辉。它们以静默的姿态，诉
说着定远的历史与文化，也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许，这就是赏石
的魅力——在石头的纹理中，读懂自然
的神奇；在石头的沉静中，感悟生命的
力量。

我看青山多妩媚
□作者：郑鹏程

10月25日，第五届“中国·秦栏寿昌
文化旅游周”在天长市秦栏镇圆满落
幕。秦栏镇是古代二十四孝之一朱寿昌
的故里，孝亲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天
长市把弘扬孝亲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有机结合，切实加强孝亲文化设施建设，
倾力打造孝亲文化品牌。

本届寿昌文化旅游周以“弘扬孝亲
文化，深化文旅融合”为切入点，打造孝
亲文化园、孝文化展览馆、孝子祠、寿昌
广场、孝子河公园、孝子桥、孝子树公园
等10多个室内外参观区，同期举办7场

“孝文化非遗”扬剧等节目的展演，并同

步开展“时光留影、情系桑榆”“翰墨润
心、孝亲传家”“孝感心田、护‘未’成长”
等孝道文明实践活动，吸引省内外近10
万人次前来参观游览，感受博大精深的
孝亲文化。

本届寿昌文化旅游周还开展一系
列以“孝”为主题的选树典型活动，评
选表彰了“孝亲之家”“好婆婆”“好媳
妇”“优秀志愿者”和“新时代好少年”
等孝德模范。同时，还让游客参与寿
昌寻母路线明信片集章打卡活动，体
验朱寿昌寻母故事。

（李振霖 王万朝）

第五届“中国·秦栏寿昌
文化旅游周”落幕

近日，苏北新著《慕汪斋集》天长分
享会举办。《慕汪斋集》是作家苏北的最
新散文集，书中以质朴灵动的笔触，书写
城市烟火、乡土记忆与美食文化，更表达
了对文学前辈汪曾祺的深切追慕。

苏北，原名陈立新，作家，安徽天长
人。业余写作，多年致力于汪曾祺研
究。先后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

《十月》《大家》《散文》《文汇报》和香港
《大公报》等发表作品 200 多万字。作
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各类作品集近

30 种 。 著 有《苏 北 作 品 精 品 集》（六
卷），小说集《秘密花园》，散文集《城市
的气味》《呼吸的墨迹》《妄言与私语》，
回忆性著述《汪曾祺闲话》《忆·读汪曾
祺》等。曾获《安徽文学》奖，第三届汪
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 12 届
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并主编
有《汪曾祺早期逸文》《四时佳兴：汪曾
祺书画集》《我们的汪曾祺》《汪曾祺草
木虫鱼散文》等文集。

(秦 骏)

作家苏北新著《慕汪斋集》
分享会举行

清流河：一条河的时光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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